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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帘半开，黑暗的山影中耸立着一座座灯光通明的大厦，山影上空灰暗，夜市灯火一片

繁华，都落在窗沿下端。对面的塔楼那透明的后现代建筑，内脏看得一清二楚，电梯在喉管

中徐徐上升，到和你差不多的高度，连电梯里有几个人都可大致可见。用长焦镜头从那里想

必可以拍到你这室内的情景，你同她怎么做爱的都可以拍下。 

你倒无需隐避，也无所顾忌，又不像影视明星、政界要员或香港当地的富豪，拍报纸曝光。

你持的法国旅行证，政治难民的身分，应邀来访，连订的房间也是人家付款。你出示证件住

进由大陆官方买下的这大酒店，也就输入大堂服务台的电脑。那位领班和柜台小姐听你这一

口北京话似乎颇为困难，可几个月之后香港回归祖国，他们大概也得改说京腔，还没准正在

补习。掌握旅客的动向是他们的本分，老板如今既已转为官府，你刚才这番赤裸裸作爱的场

面，没准就已经录下了。再说，偌大的酒店为安全起见，多装些电眼也不枉花这钱。你坐在

床沿，汗水全收，觉得有些冷，想关掉嗡嗡作响的空调。 

“你在想甚么?”她问。 

“没想甚么。” 

“那你看甚么?” 

“对面那塔楼，电梯上上下下，里面的人都看得见，有两人正在接吻。” 

“我可看不清，”她从床上抬了抬头。 

你说的是用长焦镜头的话。 

  “好就把窗帘拉上。” 

她仰面躺下，白条条全身赤裸，只胯间棕茸茸好茂盛的一丛。 

“要录像可是毛发分明，”你调笑道。 

“你说谁?这房里?谁录像?” 

  你说机器，全都自动的。 

“这不可以的，又不在中国!” 

 你说这酒店已经由大陆官方买下。 

 她轻轻叹口气，坐起说：“你有心病。”伸手抚弄一下你头发。“开台灯吧，我去把顶灯关

了”。 

“不用，刚才太匆忙，还没好好看看。” 

  你报以温存，俯身亲了亲明亮的灯光下她白得耀眼的下腹，问：“觉不觉得有点冷?” 

“这会有一点，”她笑了，“要不要再来点白兰地?” 

你说你要咖啡。她下床开了空调，插上电壶，杯里倒上速溶咖啡，一对饱满乳房沉甸甸直

晃。 

“你不觉得太胖了?”她笑道，”中国女人身材更好。” 



你说未必，你就喜欢她这乳房，实实在在，很肉感。 

“你没有过?” 

她在你对面窗前的圈椅上坐下，靠在椅背上，干脆仰面由你看个够。窗外塔楼中透亮的电

梯被她挡住，背后的山影显得更幽黑。这奇妙的一夜，你说她这裸体白晃晃的不可思议，似

乎不是真的。 

“所以要咖啡，好清醒一下?”她眼光中带点嘲弄。 

“好更好把握此刻!” 

你还说生命有时像个奇迹，你庆幸还活着，这一切都纯属偶然，而且真真切切，并非是梦。 

“我倒希望永远在梦中，但这不可能，宁可什么也不去想。” 

她喝了口酒，合上眼睛，睫毛挺长，好一个毫发分明的德国白妞。你叫她把腿分开，好看

得清清楚楚，深深印入记忆。她说她不要记忆，只感受此时此刻。你问她感觉到了吗，你这

目光?她说她感到你正在她身上游走。从哪儿到哪儿?她说从脚趾头到腰，啊一汪泉水又流出

来，她说她要你，你说你也要她，就想看见这活生生的躯体怎么扭动。 

“好拍摄下来?”她闭着眼问。 

“是的，”你盯住她，目光在她周身上下搜索。 

“全都能拍下来?” 

  “没有遗漏。” 

  “你不怕?” 

  “怕甚么?” 

 你说你如今已无所顾忌。她说她更不在乎。你说这毕竟是香港，中国离你已非常遥远。你

起身重新贴住她，她叫你把顶灯关了，你于是又进入她润滑的内体里。 

“深深吸引你?”她微微喘息。 

“是的，埋葬。”你说你就埋葬在她肉体里。 

“只有肉?” 

“是的，也没有记忆，有的只是此时此刻。” 

  她说她也需要这样交融在黑暗中，一片混沌。 

“只感受女人的温暖……” 

“男人也滚热的，很久没有过……” 

“没有过男人?” 

“没有过这样激动，这样哆嗦……” 

“为甚么?”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 

“说说看!” 

“说不清楚……” 

“来得突然，毫无预料?” 

“别问。” 



  可你就要她说!她说不。你并不放过，一次次深入，一而再追问，因为偶然相遇?因为相

互并不了解?因为陌生才更刺激?或者她就追求这种刺激?她都摇头说不。她说她早就认识你，

虽然是许多年前只见过两面，可那印象还在，而且越来越清楚，还说她刚才，几个小时前，

同你一见面就受触动。她说她不随便同人上床，并不缺男人，也不是贱货，别这样伤她……

你受了感动，也需要同她亲近，不只是性刺激，这香港于你于她都是异地，你同她的那点联

系，那记忆 也是十年前，隔海那边，还在中国的时候。 

“那是在你家，冬天夜里……” 

“那家早已查封了。” 

“你那家很暖和，很特别，气氛很温暖……” 

“是热电站的管道供暖，暖气管总很烫，房里冬天也只要穿件单衣。你们来的时候，都穿

的棉大衣，还翻起领子。” 

“怕被人发现，给你惹麻烦——  

“倒是，楼前就经常有便衣，夜里十点下班，再站下去够呛，北京冬夜那呜呜的风。” 

“是彼得突然想起来看你，也没给你打电话。他说带我去你家，你们是老朋友，夜里去更

好，免得碰上盘查。” 

“我家没装电话，怕朋友们在电话里随便乱说，也避免同外国人往来。彼特是个例外，他

来中国学的中文，当年热中过毛的文革，我们时常争论，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他怎样了?” 

“我们早就分手了。他在一家德国公司驻中国的办事处当代表，找了个中国女孩结婚带回

德国去了。听说他现在自己开家小公司，也当了老板。我那时刚去北京学习，中文还讲得不

好，同中国人交朋友很困难。” 

“记得，当然记得，你进门脱了棉大衣，解下毛围巾，好漂亮的一个洋妞!” 

  “胸很高，是不是?” 

“当然，一对大奶，白里透红，没抹唇膏嘴唇也这样鲜红，特别性感。” 

“那时，你不可能知道!” 

“不，这么艳红，不会不注意。” 

“那也因为你房里很热，又骑了一个多小时的车。” 

“那一晚你默默坐在对面，没说什么话。” 

  我一直努力在听，你和彼特滔滔不绝，谈的什么记不得了，再说那时我中文也听不很懂，

可我记得那一夜，感觉奇特。” 

  你当然也记得那冬夜，房里点的蜡烛，更增添点温暖，从楼下望你这窗户也不清楚有没

有人在。你终于争得了这么个小套间，有个像样的窝，有了个家，可以抵御外面的政治风雨。

她背靠书柜坐在地毯上，出口转内销的剪羊毛地毯，那怕是减价的次品也够奢侈的，足足抵

你一本书的稿费，可你那本毫不言及政治的书给你惹来许多麻烦。她衣领敞开，隆起的胸脯

特白，光溜溜的黑丝袜，那双长腿也特别诱人。 

  别忘了，你房里还有个女孩，也穿得很少，好像还赤脚，我要没记错的话。” 

  通常是裸体，甚至在你们进门之前。” 



  对了，那女孩是我们都喝上酒，坐了好一会，才悄悄从那间房进来的。” 

  你们显然不会立刻就走，我叫她过来的，这才套上条裙子。” 

  她只同我们握了握手，一个晚上也没说什么话。” 

“同你一样。” 

“那一夜很特别，我还没见过中国人家有这种气氛……” 

  特别是，有个突如其来的德国白妞，嘴唇鲜红……” 

“还有个赤脚的小京妞，苗条可爱……” 

“晃晃的烛光……” 

“在你那挺舒适暖和的房里，喝酒，听窗外寒风呼呼叫……” 

“就像这会一样不真实，外面没准还有人站岗……” 

  你不由得又想起这房里有可能在录像。 

 “还不真实吗?” 

  她夹紧你，你闭上眼感受她，搂紧她肉乎乎的身体，喃呐道：“不用天亮前就走……” 

“当然不用……”她说，”我当时并不想动，大冬夜还得再骑一小时自行车，是彼特要走，

你也没有挽留。”  

   “是，是的。” 

  你说你也一样，还要骑车送她回兵营。 

  “什么兵营?” 

  你说她在军队的医院当护士，不许可在外过夜。 

  她松开你问：“说的是谁?” 

  你说的是她那军医院在北京远郊的军营，每星期天她上午来，你得星期一凌晨三点以前

动身，再骑上两个多小时的车，天亮前把她带回部队驻地。 

“你说的是那个中国女孩?”她抽身推开你，坐起来问。 

  你睁开眼见她那双大眼凝视你，有些抱歉，只好解释，说是她谈到了你当时的那位小情

人。 

“你很想她?” 

  你想了想说：“  可这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了，早已失去联系。” 

“也没有她的消息?”她屈腿坐了起来。 

“没有，”你也从她身上起来，回到床边坐下。 

“你不想找她?” 

你说中国，对你来说已非常遥远。她说她明白。你说你没有祖国。她说虽然她父亲是德国

人，可母亲是犹太人，她也没有祖国，但摆脱不了记忆。你问她为什么摆脱不了?她说她不像

你，是个女人。你只说了个啊，便没再说话。 

 


